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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
我
常
哼
唱
兩
首
歌
曲
，
它
們
是
女
作
曲
家
瞿
希
賢
的
作
品

。
遠
離
故
國
，
很
多
消
息
難
免
阻
隔
。
瞿
希
賢
今
年
四
月
以
八
十
九

高
齡
病
逝
，
我
最
近
在
瀏
覽
《
人
民
音
樂
》
雜
誌
時
才
得
知
，
一
見

訃
告
頓
時
感
到
心
往
下
一
沉
。

我
從
小
就
知
道
她
的
名
字
，
而
且
是
唱
着
她
的
歌
長
大
的
。
至

今
我
尚
能
完
整
地
唱
出
她
作
的
《
我
們
要
和
時
間
賽
跑
》
、
《
全
世

界
人
民
心
一
條
》
、
《
聽
媽
媽
講
那
過
去
的
故
事
》
，
她
根
據
各
地

民
歌
改
編
的
合
唱
曲
如
《
牧
歌
》
、
《
等
你
到
天
明
》
和
《
烏
蘇
里

船
歌
》
等
也
常
回
響
在
耳
畔
。
當
年
看
電
影
《
青
春
之
歌
》
，
深
感

其
音
樂
極
富
感
染
力
，
而
此
電
影
音
樂
正
是
瞿
希
賢
的
手
筆
。
我
後

來
練
習
寫
歌
，
會
常
常
回
味
她
歌
中
的
旋
律
，
有

一
首
習
作
的
一
個
樂
句
就
顯
然
脫
胎
於
她
的
《
紅

軍
根
據
地
大
合
唱
》
中
的
一
首
曲
子
。

古
今
中
外
，
有
很
多
女
歌
手
、
女
樂
手
，
女

作
曲
家
卻
如
鳳
毛
麟
角
，
瞿
希
賢
正
是
極
為
稀
少

而
寶
貴
的
中
國
女
作
曲
家
之
一
。
她
的
作
品
清
新

、
流
暢
、
剛
健
、
優
美
，
因
此
耐
唱
、
耐
聽
，
可

以
長
久
流
傳
。
有
人
說
，
文
學
作
品
與
音
樂
作
品

有
一
個
重
大
區
別
：
一
部
再
好
的
長
篇
小
說
一
般

人
大
概
就
只
讀
一
遍
，
而
一

首
好
歌
一
般
人
都
會
唱
上
幾

十
遍
，
甚
至
幾
百
遍
。
而
瞿

希
賢
的
歌
，
我
們
都
已
唱
過

不
知
多
少
遍
了
。
那
首
《
聽

媽
媽
講
那
過
去
的
故
事
》
上

半
闋
的
優
美
旋
律
更
是
讓
幾

代
人
哼
唱
不
歇
。

當
然
，
文
藝
作
品
也
常
會
受
到
時
代
的
局
限

。
明
智
的
文
藝
家
會
自
覺
自
己
某
些
作
品
的
局
限

性
，
從
而
毫
不
可
惜
地
將
其
否
定
。
瞿
希
賢
曾
用

光
未
然
的
歌
詞
寫
過
一
首
合
唱
曲
《
全
世
界
無
產

者
聯
合
起
來
》
，
曲
調
豪
放
、
恢
宏
，
唱
出
了

﹁山
連
着
山
，
海
連
着
海
﹂
的
雄
偉
氣
魄
。

但
今
天
看
來
，
其
歌
詞
內
容
偏
激
而
狹
隘
，

顯
然
是
當
年
極
左
思
潮
的
產
物
。
深
受
﹁文
革
﹂

迫
害
之
苦
的
瞿
希
賢
（
她
曾
坐
牢
近
七
年
之
久
）

後
來
自
己
就
否
定
了
這
首
歌
，
有
合
唱
團
要
演
唱
，
她
總
極
力
勸
阻

。
她
說
，
此
曲
是
在
當
時
政
治
形
勢
下
寫
的
，
現
在
形
勢
不
同
了
，

再
唱
是
誤
導
。
她
的
合
唱
作
品
集
雖
收
了
此
曲
，
但
她
特
地
註
釋
說

明
，
這
是
作
為
﹁歷
史
足
跡
﹂
收
入
的
。

新
時
期
的
瞿
希
賢
更
用
其
心
靈
創
作
更
富
人
情
的
抒
情
歌
曲
。

她
寫
《
飛
來
的
花
瓣
》
，
寫
學
生
對
老
師
的
懷
念
，
寫
老
師
對
學
生

的
祝
願
。
她
寫
《
把
我
的
奶
名
兒
叫
》
，
寫
海
外
遊
子
對
故
國
的
懷

戀
，
寫
祖
國
母
親
對
海
外
兒
女
的
摯
愛
。
我
近
來
哼
唱
的
正
是
這
兩

首
歌
，
一
邊
哼
唱
，
一
邊
緬
懷
這
位
令
人
崇
敬
的
傑
出
音
樂
家
。

全球金融海嘯波
濤洶湧，內地房地產
、外貿、金融等行業
均難以獨善其身，從
企業老闆、股民到普
通職員、求職者，普

遍倍感壓力，身心焦慮症患者驟然增多
，由是之故，近來中國各地的心理諮詢
診療所變得繁忙起來。

福州金橋心理教育諮詢中心羅主任
表示，最近幾個月，前來進行心理諮詢
的人數明顯增多，大部分都跟金融危機
有關，諮詢內容包括訂單減少、破產、
裁員、減薪等帶來的職業困惑；股市下
跌、房價下跌，炒股、投資虧損引發夫
妻和家庭不和，情緒產生焦慮和困惑，
客戶當中既有企業老闆、中層管理人員
，也有普通員工和股民、炒房客等。

小王是其中一個典型個案。他去年
大學畢業後在福州一家大型外企工作，
收入不錯，同學們都很羨慕他找到一份
這麼好的職業。但受金融風暴影響，訂
單一下子減少了一半，企業產品積壓、
資金回轉慢，公司開始裁員，小王不幸
就在裁員名單中。失業一個月以來，他
經常失眠，夜裡三四點才能入睡，吃飯
也沒胃口，整天不是在家呆着就是出去
打麻將，家人也不能提工作的事，一提
小王就發火。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之下，

小王來到心理諮詢室求助。
另一位陳先生，公司受金融危機影響，投資的項目虧

得一塌糊塗，只好關門。想想奮鬥了數年的公司一夜間倒
掉，還欠下一大堆債，陳先生整日借酒澆愁，原來就不同
意他創業的妻子甚是不滿，整日抱怨陳先生當初不聽勸，
還說要離婚。陳先生一氣之下，動手打了妻子。

福建省精神衛生中心主任張醫師表示，最近幾個月不
僅僅個人心理諮詢業務量明顯增多，企業客戶也開始增多
。有的企業老總擔心在股市被套牢的員工情緒不好影響工
作，所以請心理諮詢師到企業給員工上心理課，幫助員工
調整心態。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快速，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壓
力，使人們的情緒常常處於緊張狀態，因而產生抑鬱、焦
慮、煩躁等心理病症狀，嚴重影響工作和生活。鄭州的資
深心理諮詢師馬進表示： 「以高科技、高效率、高競爭為
特徵的現代社會，要求人們具有高耐挫力，以正常的心態
面對競爭中的挫折和失敗，防止消沉、頹廢、沮喪、偏激
的心態出現，工作、住房、投資等問題都是導致心理障礙
的因素。在此背景下，由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對國民進行心
理引導，成了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內地的心理治療業起步較遲，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之
前基本為零，八十年代初一些心理門診陸續出現在北京和
廣州等大城市。時至今日，全國各大城市的綜合性醫院普
遍建立了諮詢和治療門診，同時出現了私營的心理治療診
所，但與龐大的人口相比，目前內地專業的心理治療和心
理諮詢從業人員遠遠未能滿足需求，根據一項統計，內地
每百萬人口中心理學工作者的數量僅為四點六名。鄭州大
學的王清紅教授認為，中國心理諮詢師的需求量在一百萬
人以上，當前急需培訓更多具備合格資質的心理治療師，
及建立專業心理治療室，才能滿足大眾的需求。

前
一
段
時
間
我
跟
隨
中
國
國
際
旅
行
社
組
織
的
旅

遊
團
前
往
卡
塔
爾
旅
遊
。
卡
塔
爾
位
於
波
斯
灣
西
南
岸

的
卡
塔
爾
半
島
上
，
屬
熱
帶
沙
漠
氣
候
，
好
在
我
們
這

次
旅
遊
已
經
躲
過
了
當
地
炎
熱
的
夏
季
，
天
氣
開
始
轉

涼
。

出
發
前
旅
遊
團
的
領
隊
王
小
姐
告
訴
我
們
，
卡
塔

爾
是
阿
拉
伯
國
家
，
有
許
多
風
土
人
情
與
我
們
中
國
不

一
樣
，
希
望
我
們
能
夠
入
鄉
隨
俗
。
﹁到
了
卡
塔
爾
不
能
吃
豬
肉
，
不
能
在

公
共
場
所
飲
酒
，
更
不
能
賭
博
，
是
這
些
嗎
？
﹂
我
問
道
。
王
小
姐
笑
着
說

：
﹁不
光
是
這
些
，
在
卡
塔
爾
的
公
共
場
合
男
女
之
間
要
注
意
舉
止
，
不
宜

過
分
親
暱
，
拍
照
時
不
要
拍
當
地
人
，
尤
其
是
婦
女
兒
童
…
…
﹂
我
們
都
一

一
記
在
心
裡
。

我
們
卡
塔
爾
之
行
第
一
站
是
首
都
多
哈
，
在
多
哈
國
際
機
場
下
了
飛
機

，
王
小
姐
說
當
地
的
導
遊
麥
迪
正
在
等
我
們
。
走
出
安
檢
通
道
，
果
然
看
見

一
位
四
十
多
歲
的
男
士
微
笑
着
向
我
們
招
手
，
王
小
姐
迎
了
上
去
和
他
擁
抱

行
貼
面
禮
，
看
得
出
來
他
們
已
經
是
老
朋
友
了
。

王
小
姐
接
着
把
我
們
一
一
向
麥
迪
做
了
介
紹
，
麥
迪
很
紳
士
地
挨
個
和

大
家
握
手
，
當
他
滿
面
笑
容
地
走
到
我
身
邊
，
我
立
刻
伸
出
手
來
，
他
皺
起

了
眉
頭
，
在
片
刻
猶
豫
後
還
是
象
徵
性
地
和
我
握
了
握
手
，
想
着
他
和
別
人

握
手
時
熱
情
有
力
，
我
心
裡
隱
隱
生
出
一
種
不
快
。

我
們
一
行
人
上
了
大
巴
，
麥
迪
坐
在
我
的
後
面
，
車
很
快
發
動
了
，
我

扭
過
頭
想
和
王
小
姐
說
句
話
，
無
意
中
卻
看
見
麥
迪
拿
着
一
張
濕
紙
巾
正
在

仔
細
地
擦
手
，
我
簡
直
有
些
憤
怒
了
，
難
道
我
的
手
就
那
麼
髒
嗎
？

來
到
入
住
的
酒
店
，
我
找
到
王
小
姐
向
她
表
達
我
的
不
滿
，
王
小
姐
聽

了
我
的
述
說
後
問
我
：
﹁你
是
不
是
用
左
手
跟
麥
迪
握
的
手
？
﹂
﹁是
啊
！

我
天
生
就
是
個
左
撇
子
，
難
道
這
有
什
麼
關
係
嗎
？
﹂
我
奇
怪
地
問
。
﹁難

怪
他
會
這
麼
做
。
﹂
王
小
姐
一
臉
歉
意
地
說
：
﹁都
怪
我
出
國
前
沒
跟
你
講

清
楚
，
在
卡
塔
爾
和
當
地
人
握
手
只
能
用
右
手
，
千
萬
不
能
用
左
手
，
在
卡

塔
爾
人
看
來
，
右
手
是
用
來
握
手
、
用
餐
的
，
是
潔
淨
的
，
左
手
是
用
來
如

廁
的
，
是
不
潔
淨
的
。
﹂
我
這
時
才
恍
然
大
悟
，
看
來
這
次
尷
尬
經
歷
﹁錯

﹂
在
自
己
啊
！

秋冬是吃苕的季節，新苕上市，比
窖藏的老苕飽滿、鮮勁。

苕就是紅薯，或叫地瓜，川鄂人呼
為苕。原先以為苕出自本國本土，豈料
它是地道的舶來品，產自南美，明萬曆
年間由菲律賓傳入中國，故苕又稱番

薯。
苕長相不受看，狀如鼠，薯鼠同音──我疑其之得名

乃因其形之故。苕性憨實，只知在泥土裡悶吃悶睡，死長
個子，故而，苕的含義就是老實、木訥和傻。川鄂人罵人
「看你個苕樣！」就是罵對方是傻子。苕命也 「賤」，插

上苕籐就能活，再不勞人伺弄，由它瘋長傻長。苕對土質
沒有要求，旱地濕地坡地沙地，一概都能將就，而且活得
滋潤、皮實，收穫時，一鋤刨開一大兜，碩果纍纍。苕的

最大功用自然是供人吃了。苕的吃法簡易：蒸或者烤。熟
了後，它那本色的香味使人饞涎欲滴，尤其是烤爐裡出來
的，香氣四溢；剝開苕皮，上面黏着出一層糖稀，舐一下
，甜如蜜。苕也可製成苕片、苕絲、苕粉，味道口感皆不
及蒸烤，但無論哪種吃法，都是它的原味。

苕與精白米麵比，自然是粗糧，但在物質匱乏年代，
則是果腹的當家飯。那時許多人家一日三餐都是苕，有的
就着鹹蘿蔔、榨菜絲大口大口地吃，有的什麼菜也沒有，
光是苕，也是大口大口地吃，直吃個腹飽肚圓。我從小愛
吃苕，餓了時，狼吞虎嚥，肚裡從不 「犯上作亂」，而且
我幾乎從未吃傷（膩）過。當學生時下鄉參加勞動，收工
後又累又餓，晚餐吃苕，撐得肚子不能動，發誓再不吃苕
，回家後沒幾天又想起它，奶奶蒸了一大鍋，吃起來依然
香甜如飴。物質豐饒後，苕多作為飼料。但沒多久，人們

發現苕的藥用價值和營養功能，說苕富含微量元素，有抗
癌作用，於是苕又重新回到人們的餐桌。我的感覺是吃苕
順氣，飽食後，遍體通泰，從不傷胃。《本草綱目拾遺》
說：苕能補中，和血、暖胃，肥五臟。歐美人稱它是 「第
二麵包」，俄羅斯科學家說它是未來的 「宇航食品」。苕
看似憨樸，真人不露相，原來是寶貝。

苕因其憨實耐活，它的名稱也多為人喜用。舊時給孩
子取小名，常以賤稱，為的是好養活，取得最多的就是
「苕貨」。一群玩耍的孩子裡你喊一聲 「苕貨」，可能同

時會有幾個應答。 「苕貨」也可作暱稱，我老婆有時直呼
我 「苕貨」──罵也是 「苕貨」，愛也是 「苕貨」，一個
「苕」字，寄託了樸實、本色的情感。苕貨不苕，本本分

分做人，本本分分做事，不張揚而已，心裡其實有 「貨」
（有識見，有用）──這已不是說苕了吧？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一位美國人約
瑟夫．洛克曾經來到麗江，一直到他終
老之年在夏威夷去世的時候，他還魂牽
夢繞着 「躺在玉龍雪山的杜鵑花叢中」
死去。洛克的麗江之行還影響了著名的
美國詩人龐德。龐德從來沒有到過麗江

，可是在他的詩篇中卻留下了這樣的詩句： 「雄踞麗江的是
青翠映襯皓白的雪山，洛克的世界為我們挽住多少記憶。」
「當牡鹿喝足那清清的山泉，羊兒也裝滿龍膽草的嫩芽回來

。」為什麼一個遙遠的，不可觸摸的世界對於現代工業社會
中的詩人卻具有無法拒絕的誘惑，成了他永遠的夢？

親歷麗江
後來我去了麗江，第一次親眼看見了在世人嘴裡被無數

次描繪成世外桃源的這片紅土地。鱗次櫛比的黑色瓦屋頂，
錯落有致的紫紅色木結構屋子，門前川流不息的小河。日光
下，可以看見河面上漂浮着一米多長的嫩綠色的水草，在水
草中游動着、憩息着橘紅色的金魚。到了夜晚，河面上順流
而下的是一盞盞盛開在花瓣中閃亮的河燈。放河燈是麗江人
的傳統，心裡有什麼願望，點一盞蓮花燈放在清澈見低的河
裡，河神會把放燈人的心願帶給風神，風神又會帶給山神。
麗江的玉龍雪山是麗江人心中神聖的保護神。

麗江的心臟大研古鎮已經很熱鬧了，從掛在牆上泛黃的
照片上看，以前鎮中心的廣場四方街是趕集的地方，一到周
末人潮洶湧，小販雲集，趕集的人潮把青石板的路面擠得滿
滿騰騰，水泄不通。我去四方街的時候，一群納西族的老年
人手挽着手在廣場上跳舞。四十幾個老年人穿着乾淨整潔的
民族服裝，圍成一個圈，手拉着手。他們前後搖動手臂，向
着一個方向挪動步子。他們的舞步沉穩不亂，不急不躁；心
中的喜悅從臉上淺淺的微笑裡浮現出來。

走在大研古鎮逶迆的青石板路上，不論晨昏，都有機會
遇見納西族的老人們。他們邁着不緊不慢的步子，眼睛專注

地望着伸展在前方的閃爍着光澤的青石板路面。
在來古鎮的路上，曾經聽過一個故事，一位遠道來的外

國年輕人在石板路上遇見一位悠閒邁步的老太太，問她：
「您為什麼走得這麼慢？」老人看着發問的小夥子說： 「你

不知道人出生以後，就一直朝着一個方向走，走得越快到達
那個目標的速度就越快。」那個目標就是死亡。

一段很平常的街巷對話，卻隱含了大研鎮的人生哲理。
大研鎮的慢節奏現在成了吸引遊人的焦點，多少遊人為了這
裡的慵懶和悠閒而來。

清晨，在薄霧中走在濕潤的石板路上，可以聽到路邊小
河裡淙淙的水聲。這水是從十幾里路以外的玉龍雪山上流淌
下來。玉龍雪山是當地人心中的聖潔之山，玉龍的雪水便是
聖潔的水。

午後，慵懶的太陽照在古色古香的屋脊上，靠在屋脊下
打一個盹，或是無所事事地閑坐着做個白日夢。只有那裡的
寧靜才容得下這片悠閒，才襯得起這種心境。

傍晚，夜幕低垂，酒吧街上串串掛在門楣上的紅燈籠把
門前的河水映紅了。客人沒有來以前，三三兩兩站在門前唱
着歌的年輕姑娘臉上也是紅撲撲的。客人來了，姑娘們進店
裡忙去了，三五成群來自遠方的年輕人喝着酒，唱起了歌，
歌聲粗獷，整條巷子都可以聽見。

關於麗江的道聽途說
麗江，今天似乎成了遊人尋找的世外桃源。曾經看過一

部電視劇，劇中的青年男女每遇愛情失意，或想尋找一個遠
離人群的解脫，就登上了去麗江的飛機。麗江似乎成了逃避
現實的一個避難所。

大研古鎮上人頭攢動，問一位開餐館的老外，他來自法
國，很多年以前來這裡玩了一次，覺得這兒別致，就辭了工
作來此落戶，還在本地娶了一位中國妻子。問在小店裡經營
刻畫生意的小夥子，他來自大理。要討生活的麗江年輕人都
離開了故鄉；而找安靜，找生意的人卻源源不斷地來了。麗

江的大研古鎮也快成了移民小城了。
到了麗江，我問導遊胖金妹：麗江在哪兒？胖金妹看了

我好一會，還不明白我的問題。我又問：叫做麗江的那條江
在哪裡？她說：翻過了玉龍雪山，有一條江叫金沙江，它就
是真正的麗江。

我豁然醒悟了。一串串珍珠似的地名就是從這裡往西北
延伸：金沙江、虎跳峽、長江第一灣、香格里拉、西藏……

從麗江西去不遠，是怒江、瀾滄江和金沙江三江並流的
的地方，歷史上傳說，她們本是三姊妹，有一天一同出遊，
後來姊妹間發生了矛盾，大姐怒江和二姐瀾滄江向南流去，
小妹金沙江為了尋找光明和愛情，拐了一個大彎向着太陽升
起的東方一往無前。這就形成了長江第一灣。如果沒有小妹
金沙江的轉彎，可能便沒有了中華民族偉大的長江了。

金沙江在這裡繞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大彎，形成了長江
第一灣。歷史記載的無數驚心動魄的軍事活動都發生在這裡
：忽必烈革囊渡江，諸葛亮五月渡瀘，木高土司大破土蕃，
賀龍長征渡江北上……

在古老荒僻的路徑上
歷史上著名的荒僻的路徑我涉獵過兩條：一條是經過敦

煌的絲綢之路，還有就是從西雙版納、思茅經過大理、麗江
、中甸到達拉薩的茶馬古道。這條路線運的是雲南的普洱茶
，川茶則從雅安經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薩。現在的川藏公
路和滇藏公路，大致上就是沿着這兩條古道修築的。這是一
條世界上海拔最高、通行難度最大的文明古道。茶葉在唐朝
的時候傳入吐蕃，到了北宋為了對抗遼、金、西夏等遊牧政
權，每年都運大量的川茶到西北，與吐蕃交換戰馬，這就是
茶馬古道的起源。後來的佛教徒和商人則是翻越喜馬拉雅山
脈，往來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之間進行茶葉買賣，整條茶馬
古道成為跨越國界的貿易通道。終年走在茶馬古道上的馬幫
，往往一出去就是一兩年。將茶葉放在背簍裡，披上防潮的
簑衣，成群結隊，翻山越嶺，歷經艱險。馬幫走上了這條道
，一去就是一兩年，離家的漢子往往生死未卜。

給我們開車的司機的爺爺輩走的就是茶馬道，他說，父
親還在奶奶的肚子裡，爺爺就上路了。等到爺爺從西藏回來
，父親已經滿山遍野地跑了。爺爺一回家就到山坡上找自己
的兒子，可是兒子就站在他的跟前，他都不認識。他說自己
小時候記憶中的音樂就是馬幫傳來的遙遠的，若即若離的鈴
鐺的叮噹聲。在麗江的經歷讓我想起了十幾年以前去過的另
一個遙遠的地方敦煌。那裡也曾經是古老絲綢之路上的一個
重鎮，那裡的荒涼經久不變。

尋找地老天荒的理由
我們為什麼要到戈壁上來找海？而不去汪洋邊眺望？因

為在沒有海的地方，我們才渴求海。就像在雲南，這裡本來
沒有海，可是卻有那麼多以海命名的湖泊。譬如：洱海、程
海、還有拉什海。因為這裡沒有海，所以人們更渴望。也許
正是這種不滿足催發了生命創造的動力。戈壁有了海才更顯
出它的線條和鋼硬，顯出它寸草不生的荒蕪；海又因為有了
礁，有了島，才顯出它的浩瀚激盪，波濤洶湧。

不論是麗江，還是敦煌；不論是茶馬古道，還是絲綢之
路，從來都缺少現代人、現代生活所追求的生活的舒適和物
質的豐富，可是隨着世界的開放，這些地方卻越來越散發出
對於文明世界──現代都市遊人的吸引力。他們來這裡不是
為了尋找舒適，而恰恰相反，是來尋找地老天荒，是來觸摸
彷彿伸手可及的湛藍的天空；是來吸吮稀薄的卻是清新的空
氣；是來浸泡冰冷的卻是純淨透底的湖水；是來傾聽寧靜的
沙漠上氣流奏響的旋律；是來用視網膜折射自然天籟中的遠
古人文的結晶。或許這就是這些古老的地方作為世界文化遺
產存在的真正價值。也是美國詩人龐德對麗江這片土地魂牽
夢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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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數我家三十年 胥加山

旅遊車在山谷的公路上盤桓着，
一座座山在車窗外向後掠去。山上散
布着一些樹，更多的則是兀立的巉巖
。使山看上去像人尚未謝盡的頭頂，
稀疏中透出幾分蒼涼。轉過一座山，
車駛入一處寬敞的山坳。立時滿目翠
綠，四周的山上漫坡鬱鬱葱葱的樹木

，與先前所見截然不同。
車在山坳裡停下來。下得車，便可沿一條頗陡的石板

小路拾階而上。長長的小路被兩堵山牆挾持着向上延伸出
一種神秘得讓人興奮的味道。石階的盡頭就是千年古剎潭
柘寺。古寺內外處處濃蔭，參天的古樹更是隨處可見。許
多古樹形狀怪異，為久負盛名的古寺增添了許多超凡脫俗
的神秘和讓心靈倏然一亮的禪意。寺中的古樹最出名的恐
怕要算大雄寶殿後面，齋堂院裡的兩株銀杏和兩株娑羅樹
了。相傳兩株銀杏樹一株植於遼代，一株稍晚，都是數百
年的老樹，要六、七個人拉起手來才能將樹合抱。它們當
年被乾隆爺 「御賜」為 「帝王樹」和 「配王樹」，更使它
們為古寺增色不少。那兩株娑羅樹，則被佛門弟子崇敬地
譽為神樹。據佛經記載，佛祖釋迦牟尼就是在 「娑羅雙樹
」下涅槃的。那兩株娑羅樹大約植於明代，也是數人合圍
。四株樹離得很近，樹冠相搭。在四月和煦的陽光下，娑
羅樹已是滿樹長卵狀的葉子，葉脈清晰，輕薄的葉肉淡綠
中透着鵝黃。遙想佛祖端坐樹下涅槃時，煌煌的陽光透過
樹冠，投下淡綠中帶着金黃的光暈，我這凡人的心中也不
免為之所動。銀杏樹纖柔的枝條上剛剛吐出扇狀的小葉片
，嫩綠嫩綠的極有活力。這種被稱着活化石的古老植物，
總讓我有種亙古悠遠的感覺。

潭柘寺座落在燕山山脈。沿途走過的山，卻只有寺院
周圍的幾座青翠欲滴。古人說 「天下名山僧佔盡」。到了
這裡古人的話卻在心裡打了折扣。固然有許多僧人因名山
而得了便宜，但亦有許多山又是因寺而聞名因僧人而聞名
的。這燕山之中的潭柘山，若非這座潭柘寺，想必也只是
一座草木稀疏的荒山了。

潭柘山的綠色是淨化過的顏色，人們生活在塵世的時
候，往往有太多的功利，走入寺院時，雖然凡心未泯，但
總有收斂。面對那些被賦予許多神聖與傳奇的古樹，我們
總可以有所感悟。其實，即使人們只是以走入寺院的心境
對待自己生存的世界，生活也必定要比現在愜意許多。

燕山潭柘寺 魯 人
麗江古城（攝影） 葉 周


